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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洋洋过完了年，我打算再给爸
妈买些常用药备着。我妈说不用买，

“宝匣子”里样样数数都有，满当着
呢。我说有没有过期药，过期就不能
要了。我妈就戴上老花镜翻看，看了
会儿问我爸：“你不感冒啊？”我爸
问：“我感冒干啥？”我妈说：“感冒药
快过期了，扔了怪可惜的……”我爸
跟我说：“你去药店望望有没有治心
眼不好使的药，给你妈买点儿。”

我去了卫生院，医生把我爸我妈
的健康档案调出来，仔细查看了，问
了两个老人目前的情况，然后开了一
些药。回到家，我把我妈翻看过的药
匣子重新翻看了一遍，又梳理出一些
即将过期的药，我看看我妈；接着又
逐个抽屉拉开，又翻找出一些掩藏的
过期药，我看看我爸。我说：“跟我
打游击？不好使。”我爸愤懑地对我
妈说：“让你别藏抽屉里，偏不听！”

原先的药匣子里内盒分门别类
很齐全，但对于我爸我妈来说不好
用，一次用过后就弄得稀烂，按照他
们的习惯还是用塑料袋好使，里面装
上纸条：血压药、感冒药、头疼药、发
烧药、咳嗽药、消炎药、腰腿疼药、拉
肚子药……写完了我叮嘱我爸，他让

我去跟我妈说。我找到我妈，一样一
样告诉她，然后又提问了两遍，看她
都能顺当找出来，我才放了心。

我把过期的药包好，要外出丢。
我妈说：“儿啊，非要丢吗？”我说：

“你想咋样？”我妈说：“咱家养的鸡
狗鹅鸭什么的，我想要是它们病了，
把这些药给它们吃不行吗？”我说：

“肯定不行了，人吃的药哪能和动物
一样，何况药都过期了。”我走出门，
把药丢进垃圾箱，拍拍手回来了。过
了一会儿，总感觉不放心，忙又跑出
门看，果然那包药不见了。我忙质问
我妈和我爸，他们说没拿。我跑去问
邻居，邻居二婶说前街的二爷好像翻
过垃圾箱。

我跑去二爷家，跑得急，一进门
就绊倒摔了一跤。正在整理破烂的
二爷笑呵呵问：“初一不是磕过头了
么，怎么又来磕啊？”我说：“二爷，你
刚才是不是在垃圾箱捡到一包药？”
二爷说：“是啊，好好的一包药扔了
多可惜，我捡回来了。”我说：“二爷，
药是我丢的，这些药过期了，不能
用。”二爷说：“对于你这岁数不能
用，可对我这把年纪来说能用。”我
思忖跟二爷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

不好使，于是趁他不注意，抢过药包
就跑。二爷果然没追我，只是笑骂：

“这小兔崽子，都这么大了，还跟小
时候偷我地里萝卜一个样儿！”

我寻思来寻思去，觉得还是把这
包过期药烧了比较保险。于是在帮
老妈烧火做饭的时候，我就往锅灶里
扔，扔一盒我妈嘴里一啧啧，我说：

“妈，你牙疼啊？”我妈说：“牙不疼
啊。”我说：“不疼你啧啧什么？”我妈
说：“我愿意啧啧就啧啧，你管得着
吗？”于是我把药盒拆开，把药粒扣
下来一粒一粒往锅灶里丢，把我妈给
气得眼珠子发绿，一脚踹倒了我。

我妈喊我爸吃饭，说这顿饭老值
钱了。我爸看了看说：“值什么钱？
不就把过年的剩菜剩饭熥熥吗？”我
妈说：“这顿饭，是你儿子烧药片熥
的，你说值不值钱？”我爸果然嘴里
啧啧起来。我说：“爸，你牙疼？”我
爸说：“牙不疼，心口窝疼。”我妈说：

“恁儿又给你买回一大包药，赶紧吃
去吧，免得再过期了！”我爸说：“我
才不吃呢，没病吃什么药？”

我笑着说：“我巴不得你们身体
健康永远不吃药才好呢，等明年过年
的时候再扔掉一大包过期药，即使扔

再多我也乐意！”我一句无心的笑
话，没成想却惹得我妈眼泪汪汪的。
我爸说：“你妈害眼病，儿啊，看看有
没有治眼的药，给你妈用上。”我说：

“这个还真没买，要不我现在去买？”
我妈拿枣饽饽揎我嘴里：“堵你的
嘴，打小儿就没见你这么勤快过！”

吃完了饭，我就要离开老家了。
我叮嘱我爸和我妈：“身体不舒服，
一定记得吃药，不知怎么吃，就去问
乡医，再不行就打电话……”我爸说：

“我们知道啦，又不是小孩子，我和
你妈会打 110！”我妈说：“净胡说，
110 是报警电话，应该打 119！”我叹
口气，抱出爸妈的宝匣子，在上面大
大地写上：120！我妈说：“写那么大
干什么，吓人倒怪的。”

我爸说：“你快走吧，再不走天就
黑啦。”

和我一样离开村庄的人很多，我
们走出村庄老远了，还看到老人们站
在村口，他们三三两两装作随意聊天
或者随便溜达的样子，或站或走，或
蹲或坐，但眼神儿却化作柔韧而绵长
的丝线，一直若有若无地牵扯着我们
的身影，就那么一直牵着。我的眼泪
也流出来了。

这几年冬日待在海南清水湾，蓝
天白云，椰风海韵，温润的气候，甘
洌的饮水，的确让人感到舒适惬意。

然而，除夕至元宵那十几天，往往
痛苦不堪，每日天刚擦黑，震耳欲聋的
爆竹声就开始此起彼伏，直至霞光满
天，几乎片刻也不消停，彻夜难眠。

正月初一上午，许多人忙着电话
或微信拜年时，我却瘫软在床，困倦
乏力，只能蒙头补觉，令远在家乡的
长者觉得很没礼貌。

故乡烟台那座海滨城市，禁放烟
花爆竹已多年，虽然也有不同声音，
然 而 主 政 者 却 坚 持 住 了 ，殊 属 不
易。在那种安谧的夜晚入睡，是一
种很大的享受。

爆竹的最早出现，源于古代对奇
异自然现象的茫然，先人们试图借
助声响、闪光驱逐所谓的鬼怪，后来
则发展为辞旧迎新的标志或是喜庆
欢乐的象征，诸如王安石的“爆竹声
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赵孟
頫的“纷纷灿烂如星陨，赫赫喧豗似
火攻”，等等。

史载：古时爆竹以真竹着火
爆之，故唐人诗中称其
为“爆竿”；后人卷纸为
之，则改称“爆竹”；若

是编扎成串，就成了“鞭炮”。
不过，彼时之鞭炮，无非“噼噼啪

啪”炸裂一阵而已；由于人们大都舍
不得掏出更多的银子，声音大点的

“二踢脚”就成了稀罕之物，也没能
弄出太多的声响。

如今的爆竹皆已异化，几乎都能搞
出惊天巨响，穿云裂石。以此而论，它
的另一个称谓“炮仗”倒是更为贴切，
有如大的阵仗，炮声轰鸣，响遏行云。

古代燃放烟花爆竹，其情可悯，
初始乃为壮胆，演化为表达喜庆之
意，亦是彼时没有如此简单易行、效
果明显且无可替代的方法罢了。

演进至今日，风光雷电早已为人
类熟知，只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就无
恐惧的必要。年节庆典的娱乐形
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日新月
异，不胜枚举。若是觉得“春晚”没
有意思，可以追剧看电影，玩手机上
电脑，唱歌跳舞，搓麻掼蛋……

非要燃放，头半夜足矣！或是说
除夕之夜折腾得时间长点也情有可
原，何至于一连数日，天天凌晨两三
点、三四点人们熟睡之际，用那种令
人胆战的震天巨响惊扰他人呢？若
说这是民俗，也有破旧立新的问题，
很多传统的东西放到当下语境，至

少值得商榷。
还有一个话题，喜庆之外，有时

人们还想借助燃放烟花爆竹宣泄情
绪，这也可以理解。不过，满足自己
的同时也要体谅他人，不能自己释
怀了，却给他人带来了痛苦。

众所周知，许多国家也有节日期
间燃放礼花的传统。只是人家大都
采用定点有序有时的方式，乐一阵也
就罢了，适可而止，不是没完没了。

国家虽然没有在立法层面禁止
烟花爆竹的生产销售燃放，但限制
大体量、高声响爆竹的生产还是有
必要的。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需
求，节庆的夜晚，借助现代科技成
果，组织灯光秀或无人机秀，利用
LED 光源演绎色彩斑斓、绚丽多姿
的景象，效果反而更好。

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环境自不待
言，碎屑遍地，硝烟四起，而且生产、
运输、燃放中的火灾、伤人事件不
断。曾经与消防系统的人聊天，他们
说哪一年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诸多事
故，令他们神经高度紧张，苦不堪言。

这个除夕之夜，清水湾就响起过
消防车凄厉的嘶鸣，大年初一也看
到某区域着火的视频。后来还了解
到，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不少由于燃

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事故。
清水湾的沙滩洁白晶莹，甚至

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是非常宝贵
的 旅 游 资 源 。 但 是 ，过 年 这 些 时
日，由于燃放烟花爆竹，却被糟蹋
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相当长时
间都难以恢复，很多残渣碎屑都卷
入了美丽的大海。

我 曾 与 当 地 新 村 镇 的 熟 人 交
谈 ，说 你 们 海 南 人 也 太 能 放 鞭 炮
了。他委屈地解释，哪里啊！都是
你们这些外地到这里过冬的人干
的，我不禁汗颜。

古人云：“日久他乡即故乡”，怎
么能这样糟践自己的家园呢？就是
那些春节度假偶尔来几日的游人，
既然你慕名来到这个美丽的海岛，
为何不能好好珍惜呢？难道别人的
家就不是家了吗？

烟花爆竹若是不从源头抓起，谁
也无力完全管控住燃放问题。这方
面海南倒是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不让烟花爆竹进岛一切皆然，关键
是看有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当然，见仁见智，这样的
说辞肯定会得罪一些人，不
过与我有相同感受的也不在
少数。

人世间人世间

随笔苑随笔苑

爸妈的宝匣子
于心亮

爆竹之殇
小非


